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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90后”作家刘楚昕因获奖感言一夜走红，他的追
梦故事感动全网：追逐文学梦想20年，屡遭退稿，屡败屡战……
很多读者甚至未读过刘楚昕的作品，却因为他对文学的这份赤
忱，而深深记住了他的名字。

在这个追求速成与流量的时代，坚守内心的热爱似乎成了
一种奢侈。然而，《为诗年代》中那群在诗歌黄金时代挥洒青春
的大学生，以及《南科如梦》里醉心非遗传承的彭南科，用他们
的故事告诉我们：唯有坚守热爱，才能在浮躁的世界里找到真
正的价值。

热爱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漫长岁月里的执着。《为诗年
代》中的大学生们为诗歌痴狂，油印诗刊、组织诗赛，哪怕经济

拮据也要凑钱办杂志。他们并非不知现实的艰难，而是诗歌已
成为精神的必需。同样，彭南科放弃稳定的财富之路，转身投
入非遗保护，历经艰辛只为让古老技艺重现光彩。他们的选
择，无关功利，只因热爱。

真正的热爱，往往需要对抗时代的洪流。诗歌的衰落、非
遗的式微，都曾让坚守者孤独前行。但正是这些人的坚持，才
让文明的火种得以延续。今天的我们，或许不必成为诗人或匠
人，但至少可以像他们一样，在各自的领域保持纯粹的热爱，唯
有如此，我们才能不被时代的浮躁裹挟，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
归宿。

（周璐）

坚守内心的热爱

此行，我是去拜访彭南科和南科院
子的。拜访一个民间的非遗手艺人，我
是第一次。

天空飘着蒙蒙细雨。此时的细雨
来得正好。干裂了一个冬天，又干裂
了一个春天，在夏天快要来到时，从湘
西到长沙都下起了一场细雨。虽然不
怎么大，但却是报春的雨。这场雨后，
春天的嫩芽在夏天还会发出新芽，春天
的嫩绿还会在夏天长出油绿，湘西、湖
南、整个南方，永远都是崭新的绿了。

其实，南方没有一天不是绿的。春
天的新绿嫩绿，夏天的碧绿油绿，秋天
的翠绿黛绿，冬天的苍绿墨绿，都在一
场细雨中洗成清新的绿、清爽的绿和清
亮的绿。

南科的院子就在这一片崭新而清
嫩的绿色里。雨洗后的院子，到处是
湿漉漉的，清亮的水滴和雨滴，还挂在
屋檐、蹲在叶面、依在草尖、藏在花蕊
里。

在岳麓山的余脉里，这个南科院
子，像极了南科本人，质朴得不能再质
朴，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七八栋相差无
几的砖瓦房，随着山势，四散分布，错落
有序，青砖的墙，黑瓦的顶，木质的门，
青石板铺就的坪场。每栋房屋，都重新
进行了穿衣戴帽，有的正前方加了木质
的门头，飞檐翘角。有的搭了一个厢
房，古色古香。有的则做了一个楼廊，
安上吊脚，成了吊脚楼的模样。这本是
几栋被废弃的房子，经过南科的一番精
心打扮，有了村舍的模样、民风的气息
和滚烫的烟火、市井的滋味。

南科在跟他的团队开会讨论脚
本。我正好可以一个人看看房屋以外
的东西。

我首先看到了三孔窑。然后看到
一个圆形的石头染缸、一个方形的石头
水槽、一个推磨、一个碓码和一个靠在
墙根的晾晒架，还有竹篓、簸箕、蓑衣、
锯子、刨子、织机等工具。这些琳琅满
目的器具和工具，是他最忠实的朋友与
伙伴，默默无语地记录着他与非遗相撞
的每个时刻和每个纪年。

现在的三口窑里，尽管没有熊熊炉
火和泥陶，但一想到他的抖音视频，我
就一样看到他的手指抚过匣钵里待烧
的铜官素坯时，指腹的茧痕与宋代匠人
留在古窑址上的指纹交叉重叠；看到他
俯身查看火候时，后颈的银丝在晨光中
微微发亮。当然，也看到他遍访全国各
地龙窑时，几千年的窑火把他的脸颊映
照得红光发亮，手里捏着的半枚八百年
前的兔毫盏残片，给他传递着大师烧制
陶器的气息和密码，变成他靠近大师的
护身符和通行证。他从窑里小心翼翼
捧出的每一件陶瓷陶器，是他捧出的每
一个王朝、帝国和江山。

那个凿有一条条纹路的石头染缸
旁，我仿佛看见南科用铜勺和竹篙搅动
一池蓝靛，靛蓝卷起的漩涡，浮起海洋
般的深邃和幽蓝。草的颜色，草的气
息和草的芬芳，都在染布上绽放出新的
颜色和花样。当那沉重而耀眼的靛蓝
染布从染缸里挑起来时，他挑起的，仿
若一个浩渺的洞庭湖和一个无边的太
平洋。当一条条染布在河里漂洗时，河
里流动的是染布翻腾起的一道道幽蓝
的波浪、一条条深蓝的小溪。此刻，檐
下悬挂的一条条蓝印花布，正在风里舒
展飘飞，恍若条条春水，奔向大江大
海。不用朱砂，不用徽墨，更不用胭脂，
湘西蓝染的蓼蓝，就是一粒文明的孢
子，可以印染无数壮美的山河。

那个碓码，我再熟悉不过了，仿佛
从我家搬来的。小时候，我家也有这样
一个碓码。碓码槽是一个开口约50厘
米宽、50厘米深的石槽，上大下小，溜光
发亮。碓码身是木头制的，有两个大碗
口粗，足有三米长。碓码身横着架在两
边凹槽里，最上端开有一个孔，从孔里
竖着安上一根粗壮的圆木棍，棍的底端
包上一坨铁或者一坨石头作为碓嘴。
最下端则是一块木制的踏板。舂碓时，
把稻谷、玉米、麦子放在石槽里，脚踩踏
板，码身抬起、落下，循环往复，碓嘴就
把稻谷、玉米和麦子之类捣碎成我们想
要的模样。如果有人帮忙，就一人在碓
尾舂碓，一人在碓头翻搅要舂的东西。
如果没有人帮忙，就自己拿着一根带勺
的长竹棍，一边舂碓一边翻搅。跟我小
时候舂碓生活不同的是，我舂的是谷
物，南科舂的文明。

碓码在我这里只是生活，在南科那
里却是文化。他一舂一翻，胭脂从碓码
里出来了，胭脂的颜色，正如湘西的杜
鹃在娇艳地绽放。一舂一搅，徽墨从碓
码里出来了，徽墨的墨香，好比蜜罐里
打翻了蜜香。再一舂一翻，宣纸从碓码
里出来了，青烟在纸面洇开的湿度，恰
是湘西雨季空气的含水量。再一舂一
搅，阿胶从碓码里出来了，阿胶的甜蜜，
像是红糖的糖浆。碓码，就像他的百宝
箱，能够变出无数的戏法和宝藏。

南科是在湖南古丈县红石林镇的一个
小山村长大的。我们在同一个学校读的中
学——古丈县二中，又在同一个学校读的大
学——吉首大学。只是我大了他几个年岁，我
们只是同校，没有同学。在大学，他学的中文，
毕业后，当过教师，后分配在湘西的《团结报》
当编辑、记者，并且做到了周末版的主任。

在团结报社时，因为我常回湘西参加活
动，他经常被报社派来作为随行记者采访和
跟拍。他跟拍时，拍摄的角度往往很独特
和新颖。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的长篇纪
实散文作品《娘》刚刚出来不久，因为在全
国的强烈反响，团结报社要做几个专版，
他 跟 周 末 版 主 任 周 拥 军 一 道 跟 我 回 到 我

从小生活过的村庄上布尺。那是一
个 高 得 云 端 都 要 给 它 当 托 盘 的 村
庄 。 山 虽 然 还 是 那 座 山 ，路 虽 然 还
是那条路，石板虽然还是那块石板，
可我却不再是当年那个爬起山路健
步如飞的我，不是那个一只脚金鸡独
立就可以跳跃上山顶下谷底的我。蜿
蜒曲折的石板路，又陡又窄，我爬上几
十步就气喘吁吁，全身无力了。南科
见我变得如此“弱不禁风”，蹲下身来，
要背着我爬山，我一个山里长大的大
男人，哪里好意思让人背着走，便伸出
手说，拉着我爬吧。于是，南科拉着我
爬到了蹲在云端里的上布尺。之后，我
就很长时间没见到他了。

虽然很长时间没见到他，但时常收
到他寄来的腊肉，他没寄来时，家乡朋
友寄来的腊肉，也是他家生产的腊肉。
南科家的腊肉是湘西和湖南最有名的
品牌腊肉，叫“王家五腊肉”。我曾好奇
地问南科，你出生彭姓人家，世世代代
姓彭，为什么生产的腊肉叫“王家五”，
难道你父亲寄拜给过王家吗？他说，没
有，不晓得为什么从小就听十里八乡的
人叫他父亲王家五，只晓得他父亲直
爽、好客、讲义气，所以，他做腊肉产业
时，就取名王家五了，借他父亲在十里
八乡的名气，土里土气的名字也很接地
气。据说，“王家五腊肉”是湘西首个将
腊肉产业化，并将湘西腊肉成功推向全
国并深得食客喜爱的土特产。

南科的这场味觉觉醒，自然带给了
他丰厚的财富。这是一条宽阔的财富
路，他只要沿着这条财富路一直走，财
富就会一直青睐他。可他把“王家五
腊肉”全部交给了他父亲，突然转身，
走上了非遗探索和传承之路，醉心于
古人的天工开物。他说，他从小就痴
迷民间民族文化，他眼睁睁看到一些
祖宗古老的文明像玻璃一点点碎成残
渣、流水一点点消失殆尽时，他很痛
心。他想抢救性地用影像记录一些濒
临消失的传统文明，通过自己的学习、
探索和重新发现，建立起一套可持续
性保护的文明生态系统，让子孙后代
知道这些古老的文明曾经来过、有过，
并将继续。并且，他要通过自己的传
播，让全世界和全人类都记住这些文
明、记住这些文化、记住我们中国。
于是，他把被我们早已抛弃的“文化
颗粒”，从时光的褶皱里一粒粒地捞
起来、捡起来、捧起来、串起来，打磨、补
光、上色，组成非遗记忆的光点，绽放永
不熄灭的星群。他用他对中华文化的
爱，以他现代文明的智慧，连上了祖先
非遗的根脉，接住了祖宗文明的精魂。

这是一条艰辛的路。这古老文明
的胎记，辨认容易，复制却难，那胎记
里的基因和密码，不是说复制就复制，
说脱胎换骨就脱胎换骨的。为此，他自
费走遍全国大江南北，遍访民间工艺大
师和手艺人。这些民间工艺大师和手
艺人，很多都黄昏日暮，是生命的倒计
时了，见一个陌生者能够倾心他们的手
艺和工艺，都毫无保留，和盘托出。在
与民间工艺大师和手艺人的交往里，交
往越多，他越知道古老文明的不易，越
敬佩祖先的智慧，越敬佩这些大师和手
艺人的坚持。他说，仅拍一匹夏布的诞
生过程，他就连续拍摄了三年才成功。
他真正明白了心乱如麻、一团乱麻和麻
烦等词的来意和深意。他为了拍小时
候农村常见的蓑衣，跑遍了十里八乡，
都找不到会织蓑衣的艺人了，好不容易
找到一个，却已经90来岁，根本无法做
了，他只好自己拆了几件旧蓑衣，反复
琢磨，反复返工，最终做出了濒临失传
的蓑衣。他在贵州拜银匠为师制作银
饰时，由于连续熬了多个通宵，走路都
打起了瞌睡，结果，一脚踩空，摔在一个
山脚下，手上腿上脸上，全划开了殷红
的血口子。

在跟那些非遗传承人学习的过程
里，他除了深深的敬意，还有刻骨的痛
感。那就是他们的生活没有得到应有
的改善，他们的坚持也没有得到应有的
尊重，他们大多清贫地生活，寂寞地坚
守。所以，他有一个远大的梦想，就是
打造非遗工坊，建设非遗集市，开发非
遗产品，把那些非遗传承人、民间工艺
师，都请到他的非遗工坊来，相互学习、
相互借鉴、相互促进，把各种各样的非
遗产品都挖掘出来、光大起来，让人们
见到、用到、吃到、喝到、买到，提升非遗
的实用价值，彰显非遗传承人的尊严。
同时，他要创办非遗学校，让中华非遗
薪火相传、代代相续。如今，他着手打
造的百工、百匠、百艺、百坊的“四百工
程”，已经破土动工，而且要在100工坊
里入住 100 个主理人。其中，大漆工坊
和柴窑工坊已经完工，有几位主理人已
经入住。让沉睡的苏醒，让苏醒的永
恒，也许就是一个非遗传承人的如诗远
方和梦境。我们期待着南科的非遗梦，
一个个美不胜收，一个个美梦成真。

我一直认为，为诗的时代停留在二十世纪八九
十年代，那时候，中国到处轰炸着诗歌。

热气腾腾的油锅里爆炒着各种名诗和金句，每
个年轻人似乎都可以从口袋里掏出一捧香喷喷的
蚕豆一般的佳句递给别人尝几口。

归来的老诗人，如艾青、公牛、曾卓，与横空出
世的朦胧诗派代表人物北岛、顾城、舒婷、欧阳江
河等，让诗歌的天空既有晚霞的璀璨，又有晨光的
明媚。

游弋在大学的池塘，水草丰美，鱼食充足。
印象中，这种文学的金色年华，延续了二十余

年，直到商业大潮席卷而来，将那些诗歌的池塘和
文学的树林，全部冲毁。

我1981年考入华师历史系，1983年，一个猛子
扎进诗歌的深水坑，对诗歌的迷恋，让自己变得有
些癫狂。先是在学校国庆征文中获一等奖，后又在
校刊《摇篮》和华师校报上发表诗歌散文。1984年，
在湖北台与武汉台联合举办的“国庆朗诵诗征文”
中获奖后，便似乎成了华师诗歌界的人物。

那时候，华师有桂子山诗社、武大有浪淘石文
学社、华工有夏雨诗社、湖北财经学院有开拓文
学社。

朦胧诗派对大学生的影响是现象级的，继朦
胧诗派后，又出现了后朦胧诗派，又被称为大学
生实验诗群，或第三代诗人。西部有莽汉诗群，
新疆有以杨牧、周涛、章德益为首的新边塞诗派，
云南有以于坚为翘楚的口语化诗人，还有以翟永
明为首的女子诗群。繁荣的诗坛，变得有些光怪
陆离。

湖北的诗歌，老的有曾卓、白桦、骆文、莎蕻、田
野、管用和，中的有叶文福、刘益善、熊召政、董宏
量、饶庆年，少的有王家新、高伐林等。

湖北的诗歌创作虽也算得上气象万千，但少有
抱团树旗。

湖北的大学生诗赛便是在这种状态下突然爆
发起来的，在校的诗人们需要一种横向勾连，需要
把一片片零散的风景连成一片有生气的花地……

当时，武大浪淘石文学社的秘书长马竹来函
邀请华工夏雨诗社和我们华师桂子山诗社的负责
人聚议大学生诗歌走向，结果，在马竹的宿舍，来
了夏雨诗社的社长鲍勋和桂子山诗社的负责人周
勇和我。

大家在一起谈得激情四射，最后的一致想法是
将湖北的几所大学文学社、诗社联合起来，成立“湖
北大学生文学联合会”。因为种种原因，这种想法
没能实现，但也正是因为有这次聚议，湖北的几所
大学的文学社负责人有了经常性往来。

印象中，第一次非正规聚集是华工夏雨诗社鲍
勋组织的菊花诗会，当时参加的有华工的鲍勋、熊
红、杨增能，武大的有马竹、沈超，华师的有我、韩
雨、周勇、李尔葳、周雁羚，中南民院的有杨彬。其
实，那也就是一次聚集，没有什么朗诵诗之类的正
规程序，大家在华工附近的一个小山上游玩，照相，
谈诗，谈文学。因为小山坡上长满了菊花，所以，我
们将那次聚集称之为“菊花诗会”。

之后，华师院团委、学生会便在我与周勇的建议
下，开始策划规模宏大的“一二·九诗赛”。

华师每年都会在“一二·九”来临之际组织大
型活动，我进华师后，参加过几次“一二·九篝火晚
会”。

据说，当时院高层对诗赛很重视，院报、院广播
台都参与了此事的组织，我与周勇具体负责对湖北
的作家、诗人的邀请，邀请他们当评委。同时，我们
也参与了对其他院校参赛的文学社团的联络。

现在想起来，估计再没有哪个大学生诗赛会邀
请如此多的评委，湖北在汉的小说家、散文家、诗人
评委来了四十余人，也是在那次诗会，我认识了曾
卓、白桦、骆文、莎蕻、管用和、刘益善、饶庆年、熊
召政、董宏量等湖北文坛老中青大家，也是在那
次诗会，我与已从华师毕业、在《湖北青年》任职
的，当时在诗坛已小有名气的舟恒划有了第一次
接触，当然，后来，鲍勋、舟恒划、我、马竹四人后
来相处相交四十年，兄弟般处到现在，被赵国泰
老师和邓一光老兄称之为“南方四君”，那是后话
了。

估计，之后，也没有哪次大学生诗赛能超过我
们那次有如此多的大学参赛了，共二十余所大学参
加了那次“一二·九诗赛”。整个华师大礼堂挤得满
满的，礼堂外也挤满了人。

那次大赛留给我印象深刻且让我经常回味的
有三件事。

一是我与周勇去湖北省军区大院白桦的家中
邀请他做大赛评委。那时白桦在中国诗坛算得上
顶级大咖。第一次见如此有名的大诗人，我与周勇
显得畏畏缩缩。没想到白桦诗人挺柔和，且善谈。
白桦也是我所遇到过的最有诗人气质的诗人，他很
真挚，不伪装。他在诗赛中，执意要求上台朗诵他
的诗，组委会同意了，结果，堂堂评委，与学生一起
参加诗赛，弄得有的评委悄悄问我，他的诗要不要
也打分？

二是大赛开始的那天，院里派车让我与周勇去
湖北省文联大院接时任湖北省文联主席的诗人骆
文。印象中，车到简陋的楼房外时，寒风中等了很
久的骆文身边还有个年轻人，骆文指着他说，这是
诗人熊召政。也是凡事藏缘，当时，我哪里知道，二

十年后，我会到湖北省文联大院来，而且一待便是
二十年，直到退休。现在想起来都不禁莞尔一笑，
原来当时接的是两个湖北文联的主席。

三是只要回忆“一二·九诗赛”，耳朵里便会无
缘故响起一遍嚼面包喝矿泉水的声音。“一二·九诗
赛”因为参赛的学校多，诗赛时间长，校方没给评委
准备中餐，估计更谈不上评审费。评委坐台下前
三排，到了吃饭时间，院里便让我们给每位评委一
袋面包、一瓶矿泉水。于是，当时的情景便是，台
上的大学生仍朗诵着诗，台下是一片拆塑料袋的
声音、嚼面包的声音、咕噜喝水的声音，因为我在
评委席做服务，所以，这场景让我印象深刻，尤其
是，当时我也饿得不行，但我不具备享受面包的资
格。所以，那嚼面包的声音，至今想起来，都还十分
诱人。

“一二·九诗赛”后，武大浪淘石文学社举办了
武汉高校“樱花诗会”，当时的具体组织者是马竹和
沈超，参加诗赛的有湖北近十所大学；湖北财经学
院举办了武汉高校的“五四诗赛”，参加的亦有十几
所大学，之后的诗赛，其规模都无法与华师的“一
二·九诗赛”比肩。

湖北高校在举办诗赛的同时，文学社团之间
的交往也频繁，同时，与校园外的文学团体也有
交集。记得，当时在校内文学、诗歌讨论会经常
有校园外的业余诗人参加，有时讨论会很激烈。
那时有三个业余诗人现在还有印象，一个是解志
伟，另外两人是刘帮明和谷未黄。解志伟曾在湖
北图书馆举办“曾卓诗歌朗诵会”，我们几家诗社
都参加了。

也经常有外地诗人来湖北高校拜访谈诗。最
有名的是周伦佑和潘洗尘。当时诗坛出了两兄弟：
周伦佑、周伦佐，虽算不上一流，但名号我们是知道
的。周伦佑分别在华工和武大都做了诗歌讲座，有
些影响。潘洗尘是《六月，我们看海去》的作者，当
时仍在哈尔滨师范大学读书，他那首“看海去”的诗
在全国大学生中的影响很大。

1983、1984年湖北高校大学生诗歌活动轰轰烈
烈后，1985年，我与马竹、鲍勋沉静下来，觉得湖北
高校应该有一种共同的文学精神和诗歌主张，应
该抱成团以此形成湖北乃至全国的诗歌新力量。
于是，在马竹的建议下，我们在湖北高校树起了

“南方诗派”的旗帜，我们在湖北高校四处拓展“南
方诗派”的主张，甚至以《南方诗派》为刊名，编印
了一本油印刊物《南方诗派》。记得当时临近毕
业，而参加一些诗歌活动，让我出现了经济拮据的
状况，油印刊物需要钱，我、马竹、鲍勋每人四百，
我那四百块钱是花言巧语，找一个同班的荆州女同
学借的。

那时候，全国各地各种诗派诗群如雨后春
笋，湖北人不太能抱团，“南方诗派”在当时的诗
坛几乎不如雨落芭蕉的声响，连湖北文坛也鲜有
提及，唯当时的诗评家赵国泰在《武汉青年报》为
我们“南方诗派”写过评论文章，正是他的文章，
以及当时主持青年报的邓一光的多次提及，鲍
勋、舟恒划、我、马竹被简称为了“南方四君”，我
对“南方四君”这名号的理解是：四个在一起写南
方诗的人。

“南方诗派”没成气候，却造就了我们四个，连
带四个家庭长达四十年的友情。现在，我们仍以兄
弟相称，在一起喝酒，谈诗话文，嬉笑互贬，又常常
携家带口，共同出行。也算是修足了今世的缘分，
来世必做兄弟无疑。

我毕业后，湖北青年诗坛持续红火，1986年，以
饶庆年为首，在湖北创立了“湖北青年诗歌学会”，
还出版了刊物《诗中国》，印象中，马竹还任过学会
的会长。但那时，我毕业分配到了咸宁。

不负文心，我在咸宁办起了地方文学刊物《九
头鸟》。一边主编刊物一边写诗，仍在为诗的年代，
将自己的热血和青春腌制成诗，满处抛洒。

至于 2003 年，我回到武汉，又在 2012 年成为
《今古传奇》第四代掌门人，在人生的岔道把文学和
诗歌都走丢了的状况，一直是我谈起来便神情怅然
和感慨的事。

好在2020年，我开始寻到了小说的门道，又从
岔道走回来了，用自己的说法是，离开文学，我腿上
是绑着根橡皮筋的，路上被石头绊倒，又被弹回来
了。现在，沉迷于小说创作，乐此不疲。

其实，写以上的文字，并非路走远了，便习惯回
望，我其实是个一回望，脖子便不适的人。

之所以在文字中重点写华师的那次“一二·九
诗赛”，是因为前不久《中国青年报》记者通过微信，
发我一个采访提纲，说需要一些有关那次诗赛的东
西写篇文章。这让我想到前些时在网上看到的信
息：华师正筹备“第四十届一二·九诗歌散文大赛”，
于是，一瞬间，就闪出我们 1984 年举办第一届“一
二·九诗赛”的画面，恍若隔世。四十年前的那些美
好，记忆的闸门一打开，根本无法控制笔头，岁月之
水将我冲得很远……

采访提纲中最后一点，是让我给年轻的诗歌爱
好者说点想说的。

我想对他们说的是：尽量容忍诗，其实诗是可
以褪去我们的油腻的。

我还想说：用文学来梳理和减缓我们的生活节
奏，文学会带我们绕过腐臭绕过坚硬，走向一片柔
软的草坡和有鸟声的树林。

为诗年代
□鄢元平

鄢元平：1985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

北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今古传奇传媒集团原董事长。1983年开始文

学创作，先后在《诗刊》《散文》《人民日报》《中国作家》《当代》《小说林》《芙

蓉》发表作品，出版有长篇小说《穿左门走直道》、诗集《女人与风景》《赤色诗

屋》、散文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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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学明：中国作家协会
原创联部主任，中国作家协会
散文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全国
第九、十届人大代表。主要代
表作：长篇纪实散文《娘》、长
篇小说《爹》、散文集《我的湘
西》《祖先歌舞》、报告文学《人
间正是艳阳天》等，先后获中
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政
府出版奖、中国年度好书奖、
中国图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
学骏马奖、《人民文学》奖、郭
沫若文学艺术奖等，多篇作品
被收录进大、中学语文教材、
中高考试题，并译成英、法、
俄、日、阿拉伯、匈牙利、哈萨
克、意大利等文字在十多个国
家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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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南科制作龙凤蜡烛的塑形过程。


